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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八大的开局之年， 也是中
国政府的换届之年。 今日中国，改革的话
题，总能引起热议。“以更大的政治勇气
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频繁重
申，点燃了全社会的改革激情。 中国进入
了深化改革、与民更始的历史新时期。

现在已是雨水时分， 尽管冷空气仍
在坚持，但潮湿的热气毕竟北上。 改革春
天已经不可抵挡的来临。

十八大报告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宣
言书。 报告提出了“两个全面”、“两个加
快”的重要战略部署，要求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
方式，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近两个月来的一系列
重要讲话，是关于改革的动员令。 十八大
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副总理多次
发表重要谈话。包括 2012年 12月 31日，
政治局的第二次集体学习， 专题就是深
化改革。

改革成为朝野舆论中心。 人们纷纷
探讨改什么？ 怎么改？ 全国两会临近，这
个话题越来越热了。

本报评论员 李锦

2013 年：中国改革再出发
———写在 2013年全国“两会”之前（上）

显然， 新一波的改革———可视
之为中国改革第三波， 已蓄势待
发。

过去 30 年的改革开放，大体上分
为两个阶段。 1979 年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选择了从农业下手，这是因为
万事莫如解决温饱急。 再一个理由，
农业涉及的产权问题远比工业 （国
企）单纯。 到 1984 年时，8 亿百姓基本
都能吃饱饭了。 于是邓小平开始尝试
工业（或城市改革），但国企这部分基
本不碰，先从个体户开始，然后搞特

区实验， 通过特区及之后的沿海 14
个开放城市及闽、粤、琼各省的先后
开放，引入外资及民企。 这一连串的
开放及产权改革，使中国经济蓬勃地
活了起来，但与此同时，也因为一些
相关的改革配套未能跟上而产生了
诸多发展问题。

上世纪 80 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
政治风波，使经济改革历程被耽搁下
来。 1992 年南巡，邓小平再度启动经
改。 从 1979 年开始到 1992 年为止的
这个阶段，是中国初期经济改革的第

一波。 主要的改革内容是包括了农业
与工业的产业改革。

1993 年开始， 展开包括了金融、
财税、 外汇及投资四方面的体制改
革。 1998 年开始， 又启动了住房、教
育、医疗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应
该说，整个企业与农村改革似乎动作
不大， 然而这些改革继续得相当有
效，这些问题与障碍不少都牵涉到更
深层次的改革。 可视为是中国改革的
第二波，主要的重点在经济与社会层
面的改革。

中国改革 30 年， 历经了第一波与
第二波两个阶段之后， 形势很清楚，没
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
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意味着改革已到
了关键时刻，不进则退，甚至还会前功
尽弃。 中共十八大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
与关键时刻下举行的。

李克强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
利。 中共领导层释放出的信息是，新
一波的改革———可视之为中国改革
第三波， 2013 年极可能成为改革第
三波的启动年。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35 年改革开放成就瞩目， 但也存在不
少困难和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
劳动就业、 社会保障……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有赖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 当
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五个方面的
突出问题：一是过分依赖投资驱动使得
储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二是过分依赖
外需驱动使得内外部经济不协调；三是
增长模式粗放， 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增
大；四是传统竞争优势不断减弱，创新
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形成；五是收入差
距大，公共服务不均，社会管理面临较
大挑战，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而这

五大问题的体制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
关系没有理顺；市场机制建设存在较大
缺陷； 民族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软
弱。

回顾 2012 年的标志性商业事件，
诸多反伦理的商业事件可谓层出不
穷，既有四川公司违规发放高利贷、民
企三一重工难受同城兄弟裹挟行政权
力愤而“迁都”等个体案件，更有工业明
胶替代食用明胶、白酒塑化剂严重超标
等间接害人等行业潜规则。 当然，如果
放眼于金融业，则其乱象频发的集中度
更为明显， 既有银行行长的丑闻频发，
更有担保公司的频频倒闭，还有信托业

不断的兑付危机…… 在制度（含法制
及经济制度） 功能欠缺或不彰之下，企
业的创新动能必然无法激发，劣币驱逐
良币亦必然会发生。

当然，我们亦不宜过于悲观。 仅
仅在 2012 年，我们欣喜地看到，诸多
堪称“破冰”之举的改革实践已然启
动。 2012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
《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的决定》，表示“凡公民能自决，
政府均退出”，但是，对民众信心真
正的激发， 依然需要上述更为标志
性的事件进行佐证。 而此后陆续出
台的经济新政， 则进一步强化了民

众信心， 这其中既包括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对 2013 年 6 大经济工作任务
的明确， 亦隐含着尚未完全定量的
大幅减税和扩赤字的政策吹风。

我们的改革正呈现整体的趋势，
着重向处理五个重要领域的关系方
面推进： 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一个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个是城
市和农村的关系，还有一个是经济发
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最后一个是扩
大内需和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关
系。 而这五大关系中起核心地位的是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明确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关系。

股市对 2013 年经济发展趋势做出
直接回应。

2012 年中国资本市场最后一天的
表现， 是满含着对 2013 年的无限信心
而谢幕的。 12月 31日， 上证指数大涨
1.61%至 2269 点， 深证成指亦上涨
0.99%至 9116 点。 事实上，如果将时间
向前推一个月，彼时尽管仍有人在寂静
中等待，但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市场
的沸腾景象。 彼时，上证指数尚处 1949
点的三年新低， 深证成指亦跌至 7660
的三年谷底。但是，仅仅一个月时间，上
证指数和深证成指亦分别拉涨了 16%
和 19%，从而将盘旋在中国经济上空历
时两年的阴霾一扫而空，灿烂的阳光似
乎再次普照到中国资本市场。

显然， 对于陷入衰退之境已达两
年的中国经济， 一场结构性的深化改
革，可以说是别无他路之选。 纵观两年
来，中国经济在 2009 年的假性复苏之
后，旋即进入持续的衰退境地，无论是
GDP 增幅、外贸出口增幅，还是 PMI、
社会用电量等经济数据， 近年来均呈
现出持续震荡下行的趋势， 而在这一
过程中，实体经济倒闭潮、企业家移民
潮的频发，则更是令人极为忧心。 中国
经济存在内生性的无可推诿的病根，
而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
间已明显收窄之下， 简单的激素式治
疗必然难收成效， 痛下决心启动深化
改革的大手术， 显然已经成为无奈的
紧迫之举。

现在，距离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改革开放事
业即将走过了 35 年。 35 年来，我们曾
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也曾经受考
验，艰辛探索。 如果我们善于从历史的
遭遇中汲取智慧， 于持续 35 年的变局
中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下面的变革力
量， 在更大的视野里认识总结这一决
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学习并
继承开拓者的勇气， 那么我们对当下
的一些问题就不会感到突兀和茫然，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上， 也会有更
大的信心和力量。

1978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
平评为年度人物。 它用 48 页的系列文
章介绍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

篇之作标题是《中国的梦想家》。
35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
人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比历史上任何
时候都更接近这样的目标。

在历史的坐标上，改革开放是千年
变局中百年变革的延续。 当西方用坚
船利炮粉碎“天朝大国”的尊严时，有
人惊呼“三千年大变局”开始了。 其后
百年间，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只为
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实现国家
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
性课题。改革开放承接历史的血脉，延
伸着前辈的梦想。 建国后第五代领导
人提出的中国梦成为当下颇为流行的
词汇。

延续 35年的变革力量

五大关系亟待理顺

改革第三波：政企分开是核心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已经形成了
尖锐的社会矛盾。 如果不尽快解决，让社会矛盾继续
积累，非常危险。

由当前的社会矛盾提出期待： 尽快走出权力市
场经济制度。 办法是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
体系。 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可能还得三十年。 经过
第三个三十年，中国可能进入政治改革坦途，走出历
史大三峡。 显然，十八大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执政的
这十年最为重要，最为关键。

2013 年是新一届党中央开局的第一年， 全民期
盼党和政府在这一年有新的成就和举措。

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
人们只有借助过去才能理解现在， 也只有借助现在
才能展望未来。 今年是改革开放 35 年，正是寻求改
革智慧的年份。

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第 30 个年头，那一年有
3 大事件难以忘记，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纪念
改革开放 30 周年。 与前 2 大事件的大悲大喜不同，
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念却异常低调，此前一直酝酿的
诸多改革议题大讨论，该年度反而变得声低音浅，很
明显的是，2008 年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中国宏观政
策以及政策逻辑的大转向， 与市场化为原旨的深化
改革大讨论，其本身即冲突多多。 今年，纪念改革开
放三十五年，应该补上 5 年前的那一课。

历史上常有不改革的记录。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
也曾出过一些改革方案， 从自强运动一直到最后的
立宪政制，一个比一个大胆，一个比一个广泛。 结果
呢？清朝还是亡了。只不过这个灭亡不是即时的痛快
的崩解，而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历史上的苏丹
王朝、罗马王朝都曾强盛一时，最终都以不改革而招
致垮台。

然而改革谈何容易， 真正能逢春还阳的改革无
异于一场革命。 所以大多都选择了小规模的局部手
术。

改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 回
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所能做的是从历史充满变数
的发展中，寻找我们必须遵循的规律，从时代充满挑
战的拷问中， 坚定我们始终不渝的选择———坚持改
革开放，决不停顿。

告别权力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第三波是具有政治改革内涵的、以
政企分开为核心的、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
特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的五位
一体改革。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发展有权力市场经济特
征。 权力控制市场，权力操纵市场，甚至权力进入
市场交换。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领域完全
由行政权力主导。“有形的手” 包办了“无形的
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贪婪恶性结合成了当今社
会的弊处根源，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 权力市场
经济制度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正。在权力市场经济
制度下，社会财富迅速向权力集中。 权力像一个吸
收力极强的黑洞，不断地吸收社会财富。 权力市场
经济的形成原因是只搞经济改革、 不搞政治改革。
因而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

我们总是讲转变发展方式， 而粗放发展是源于
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政企关系不改变， 发展方式
难以扭转。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 一方面是政
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 另一方面是发展
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
革， 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 特别
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 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可以支配，即土地。 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
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经济市场化了， 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
划经济时的状态。 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
批：审批土地，审批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进口商品，
审批一切发财的机会。 而对官员手中的权力又缺乏
必要的制衡。 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 70 个有审批
权限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 2854 项，省级政府行政审
批项目多则 2000 多项，少则 1000 多项。 在上述 2854
个审批事项中， 只有 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
的。

政企关系不改变
发展方式难以扭转

2013年，国家恢复由海关征收关税 33年。 当年的九龙海关也早已在 1997 年更名为深圳海关，税收也由 1980 年的 1 亿多元，
到目前达几百亿元。 这是一个从亿到百亿的蝶变。 在这样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一个百年海关见证了深圳这座创新城市的勃兴和
一个伟大时代的加速发展。 2012年 12月 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深圳时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